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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一环保博客绘制
的世界人口负增长图：红色
代表人口负增长，紫色代表
负增长即将到来。在这图绘
制完成之后，紫色的古巴迎
来了人口负增长。非洲两国
和北朝鲜的人口负增长非老
龄化所致，而日本和格陵兰
则属于已富地带。

苏东国家的“生育诅咒”
上世纪80年代末，苏东国家为何急速解体？
这个问题可能招来了史上最多的马后

炮——— 经济学者看见计划经济的弊病，政治学
者看见全能体制的不可行，技术决定论者看见
的是石油-钢铁帝国输给了电子帝国，军事决
定论者看见的是阿富汗战争的持续失血和美国

“星球大战”计划的威慑……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的人口原因，却可能是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苏联欧洲部分人口在二战后急剧老龄化，

劳动力不断萎缩，而晚于苏联二三十年进入社
会主义的东欧诸国，也在苏联解体二三十年后，
经历了不间歇的人口萎缩危机。

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是不是本来就和转型
道路没什么关系，只不过是原苏联“未富先老”
人口问题的延续？

这种施加于苏东国家的“生育诅咒”又是如
何产生的？

未富先老的阵营
俄罗斯的人口问题无疑是苏东社

会主义阵营的典型。关于俄罗斯人口，
最著名的一张图就是“俄罗斯交叉”。

图中显示，早在六十年代，俄罗斯
生育率就跌破保持人口稳定的替代生
育率水平(平均每个女性生2 . 1个孩子)，
八十年代更出现雪崩式的生育率大跳
水。反而是剧变后的九十年代，这种直
线下降的趋势变得平缓了一些。

如果和财富水平联系起来，俄罗斯
就是典型的未富先老。这种格局下，苏
俄即便放弃休克疗法，一步转型到位，
国势衰落的结局都难说会有多大变化。

这并非俄罗斯的特殊国情。如果把
住户年度中位数收入在两万美元以上
的国家定义为富国，把在这个水平线以

下的、老龄化水平到了人口负增长地步
的国家称为“未富先老”，在世界地图上
绘出这些国家的空间分布，结果必会引
起某些人的恐慌：

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白俄罗斯、
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立陶
宛、乌克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
亚、俄罗斯、古巴…

——— 所有这些国家都分布在前苏
联发起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势力范围，
包括远在加勒比海的古巴。古巴和白俄
罗斯的情形，证明了这些地区的人口负
增长与苏联溃败无关，因为这两个国家
有幸免于剧变。

有一种观点认为，低生育率是由于
女性工作参与率高，它很符合我们的直

觉，女性就业率高会降低生育意愿，而
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鼓励男女平等就业，
生育率不高应该是很正常的事。

但仔细比较就会发现，前苏东国家
的低生育率并不与此有关。比如古巴劳
动力中女性比例约为38%，略低于邻国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39%。而古巴徘徊在
1 . 5左右的总和生育率远低于多米尼加
共和国的2 . 5。

生育问题无疑严重拖累了各国发
展，那么，为什么前经互会国家普遍出
现“未富先老”问题？影响人口变化的因
素有很多，几乎所有自然、社会因素都
有影响。似乎这个问题很难解答。

但如果仔细分析，答案并没有看起
来那么复杂。

为何不愿生孩子
传统上，每个民族几乎都有鼓励生

育的习俗，它们是高生育率的重要保
证。而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是打破
传统，构建新社会。

首先是宗教。古老的信仰或传统几
乎必然包括了鼓励生育的内容，否则它
无法在漫长的竞争和灾难过后延续下
来。无论是基督教里的神谕“滋生繁衍、
遍布大地”还是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
为大”，都加大了种族生存延续的概率。
这些鼓励生育的传统并非是泛泛的理
念，而是有家族合资供学、寺庙慈幼服
务等等现实资源作支持的。

然而，这些护送古老民族延续至今
的传统，在苏联及东欧都很快消退。

沙俄时代结束之后，宗教信仰被官
方媒介嘲笑、教堂财产被没收充公、成
千上万的主教教士被逮捕处决。教堂社
区、育儿堂、鼓励生育的箴言都被打压、
消失。这在其他东欧国家也很常见。

结果就是生育所需的社会推动力
和精神支持同步消失——— 花费极大代
价，忍受超常痛苦生下来的孩子，如果
有宗教人士表扬，社区的赞许，亲人的
提携，自然会让人觉得有价值不少。

其次是住房。五十年代，当美国正
经历“婴儿潮”时，苏联的堕胎数却超过
了婴儿出生数。苏联人非常费解，于是
官方做了一个大规模问卷调查，询问了

两万多名堕胎妇女为什么不想要孩子。
结果，相当比例的城市妇女给出了

一个十分具体的原因——— 地方不够住。
苏联号称房子国家分，但对象只是

“符合政策”的人。苏联除了建设类似中
国大陆当年“筒子楼”那样的标准化宿
舍(苏联人呼为“火柴盒”)之外，长期以
来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六平米，一般普通
干部群众要申请房子，家庭现有人均居
住面积还必须低于平均水平。

六十年代苏联城市居民人均居住
面积不过 7 . 15 平方米，农村居民 6 . 13

平方米，同期美国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有
27 . 87 平方米，是苏联的 4 倍多。

一户居住面积不过20平方米的苏
联三口之家，理论上第二个孩子生下来
之后可申请大一点的公寓。然而，住房
本来就短缺的苏联，何时能真正分到却
是一个大问题。

前苏联既没有一个成熟的房地产
市场满足居住空间，而靠公家分房支援
生育又不可靠，出现很高的堕胎率也就
不奇怪了。

所以，即使理论上计划经济能够按
需满足生育所需的一切资源，实际上，
它的运转却随国家意志，向军事、工业
等方向倾斜，住房的短缺，是生育所需
的物质支援匮乏的缩影。

居住面积和生育子女之间的关系

早已为人注意，1975年美国伊利诺伊大
学在哥伦比亚波哥大的研究显示，在一
个住房紧张的市场中，居住在公寓中的
上层劳工阶层和下层中产阶层总和生
育率显著低于住房更加宽敞的独立房
屋住户。

1978年爱荷华大学针对美国中西
部威斯康辛州城市居民的研究则显示，
在住宅市场相对宽裕的情况下，总和生
育率和住宅性质无关而和房间数有关，
房间数越多生育率越高。

2000年克莱姆森大学柯蒂斯·西蒙
和罗伯特·田村的研究显示，美国各大
城市生育率和房租呈负相关，在房屋租
金高于平均水平一个标准差的城市，如
盐湖城、波特兰、休斯顿，总和生育率低
于平均水平0 . 03。而在租金更加昂贵，
高于两个标准差的纽黑文、西雅图、丹
佛，总和生育率低于平均水平0 . 06，更
说明居住面积和生育率的相关性。

但 有 一 个 问 题 始 终 困 扰 研 究
者——— 到底是高生育率的家庭更倾向
于选择大房子还是较大的居住空间导
致较高的生育率。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得
到很好解答。

在列宁主义计划体制下的房屋分
配制度中，该问题并不存在。由于房产
由国家供应，家庭的选择权极其有限，
家庭规模庞大则必然面临蜗居的窘境。

公牛税和月经警察

二战后，短短二十多年，苏共领导人就发现
这个失去了传统和社区、只有党支部和内务部的
社会，难以应付苏德战争带来的人口损失。

他们想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 对无
子女者课以重税，而且从四十年代一直征收到苏
联解体。波兰则推行一个更厉害的“公牛税”———

“公牛”指不结婚的男人，想让男性都结婚，以此
提高生育率。

最有创造力的是罗马尼亚。六十年代，罗马
尼亚的生育率也掉到替代水平以下，齐奥塞斯库
祭出了史无前例的“月经警察”，他们挨家挨户检
查妇女是否来月经，是否怀孕。

这种严厉的强制生育政策行效于一时，但罗
马尼亚长期的人口颓势并未随这一奇葩政策而
改变。

有意思的是，被列宁主义改造的不那么彻底
的一些地区，反而成了生育率提升的希望。在后
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各穆斯林和佛教徒比例较高
的加盟共和国保留了较高的生育率，给挣扎在人
口负增长中的普京俄国留下人口年龄结构稳定
的种子。

最近一两年的联邦人口暂时正增长，颇得
力于这些保有较多传统的小加盟共和国。只是
宗教的复兴在已经积重难返的苏联也未必能够
挽救下滑的生育率——— 俄罗斯联邦内最大的穆
斯林群体鞑靼人其总和生育率并不比俄罗斯族
高多少。

目前俄罗斯生育率高的主要是高加索地区
各民族，与其说是宗教鼓励生育，不如说是高加
索地区城市化程度较低，在苏联时代受到苏联计
划经济的影响较小。

而居住于俄罗斯核心地区的鞑靼族则深度
融入苏联体制——— 鞑靼族在1959年出生率为每
千人34 . 2人，几乎是当时的俄罗斯族的150%，但
到了1979年，俄罗斯族和鞑靼族的出生率几乎相
同。而在1991年俄罗斯族人口开始负增长后，不
过2年，鞑靼族的人口也于1993年开始负增长。

事实上，1989年鞑靼族的总和生育率在俄罗
斯诸少数民族中仅高于卡累利阿族和奥塞梯族，
低于大量信奉东正教的少数民族，伊斯兰教生育
文化并未能帮助他们摆脱生育诅咒的影响。今
天，鞑靼人聚居的鞑靼斯坦总和生育率也不过
1 . 4。除了车臣外，俄联邦所有穆斯林人口多数的
行政区总和生育率均低于2 . 1。

不少人认为，穆斯林天然会有较高生育率，
但阿尔巴尼亚和前南斯拉夫的波黑地区的生育
率同样未能避免未富先老，甚至人口减少，尤其
是一穆斯林为主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2014

年以1 . 28的生育率位居欧洲倒数第一，全世界倒
数第三。

无独有偶，在整个“东方阵营”里，老挝对于
社会的改造力度较低——— 它几乎是唯一一个执
政党党员可以信仰宗教的国家，就连在西方也属
于非主流的基督教安息日教派都在老挝有相当
市场。而这个国家也在人均GDP一千多美元的小
康水平上保持了2 . 2的总和生育率。

和老挝经济发展水平相仿，但“革命比较彻
底”的越南，生育率则很早就跌到了2 . 1的替代生
育率水平以下。

古老的传统在所有的现代化社会都慢慢退
出社区舞台，它的鼓励养育功能也逐渐被五花八
门的“新常态”取代：比如社会对单亲家庭和同居
生育的接受和扶助，比如育儿服务职业化，在相
当程度上担负起教会逐步退场后的鼓励养育功
能。

然而，前苏联东欧和古巴地区还没有演化出
足以在养育扶助方面取代社区功能的机制，就动
手改造了传统社会。

由此带来的未富先老格局，成为了巨大的社
会隐患。 (文/史律)

老式苏联“火柴盒”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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